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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尔 谦 的ABC
桂维 平

（ A）
古都咸 阳。1984年

底。
西北 国 棉二厂7000

多职工 正 猜 测、议论着
他们将 上 任 的 新 “主
帅”——

“ 听 说是 个 搞 技术
的，能 行 吗？咱 这摊

子够 他 瞧 的 ！”
“ 单 抢 匹 马？不可

能。你 等 着 看 大 ‘换
血’吧 ！”

乍来 初 到，众 日 睽
睽。“亮 相”会 上，说
些什 么？

“ 我 只 身 上任，决
不刚带一兵一卒。振兴企
业靠 谁也是白搭 ！靠 就
靠咱 这七千职工。”

“ 搞 ‘五湖 四 海 ’，
不搞 ‘孤 家 寡 人 ’，
是我们的 工作 宗 旨 。重才
干，不 唯文凭 ，是 我的
用人 之 道。”

申尔谦 对职工 充满
信心。对 自 己 充 满 信
心。对 明天充满信心 。

他义无 返 顾 地开始
了新的 大胆的 选择：下
基层，搞调研 ，摸 清脉
胳，诊新 症结……

一切 都在 交 与 叉 中
进行。一 切 都 在矛与 盾
中酝 酿

新的 组 阁人 选 先后
登台 “亮 相”：一位仅有
中专文凭 的 副 总 工 程 师
出任 总工 ，一批 没有 文
凭的中层工 农干部仍 委
以重任 ，有学有 识 的 年
轻干部相继走上 了 领 导
岗位……

一切 都 出了 意料，
一切又在 意 料之 中 。

（ B）
有人说 ：申尔谦 超

脱捋 很 。
（ 可殊 不知 ，申 尔

谦也有 不超 脱的 地方。
还是 听 听 他自己 的 叙 说
吧——）

我是 一 个 很 普 通的
经营者，血 肉 之 躯，岂
能无 情无欲？我 既 不
是什 么 “家”，也没有

啥神 通 ！过 去，我 们 在
宣传 个人 在群 体 中 的 作
用上 走 “极 端”，把领
导者 神 化 了 ！在 这 方面
应汲 取 的 教训还少 吗 ？

你不要 写 我，真要
写就 把 笔 放 在我 们 班子
的群 体 意 识上吧 ！从 国
外经 营 者的产生 和 发 展
过程 看，目 前 已 逐 步从
群体 向 专 家 集 团 过 渡 。
他们 实 行 的 一些渗 透 行
为科学 的管 理 方 法 。是
深得人 心 的 。

《 企 业 法 》虽 已 赋
予企业经 营 者一定 的 权
力，但在现安生 活中 却
难以 实 现。譬 如：缺 原
料、缺能 源，加 之外 界
在生 产、经营 、人 事等
方面 的 种 种 千 扰，硬是
让你 当 厂长 的 挨个肚子
痛！

最为 窝 火 憋 气 的
是，违 心 地去 做 违 心 的
事。记 得有一家煤店借
故停供了厂 里职工 的 生
活用 煤，“民 以 食 为
天”，没烧 饭 的 燃 料咋
行？经 细 打探，原来是
对方 曾 提 出 要调 走 的 那
位职工 ，厂方来开 “绿
灯”。无 奈，放 人 走
吧！结果上 午 同 意 调
人，下 午 就给供 煤。谁
都想拿企业一把 ，似乎
企业是块肥 肉 ，谁都可
以咬 一 口 。这 可咋 整
哩！

常言道 ：上台 之
日，也就是 走 向 下 台 之
日。有些人 就 是 拿 手 中
的丁 点 权 力 作 交 易 ，而
且被 他 们 用 活 用 透 了 。
你若 冒 犯他，就会 惹
下祸 根 了，谁 知 人 家 啥
时候 整 治 捣 腾 你 一下……

（ 有人 说 ，每 个在
事业上成功 的 男 人 ，身
后都有个 了 不 起 的 女
人，老 申 的 “贤 内 助 ”
史习 勤 说——）

我和老 申 也算有 缘
份，是 兴平同 乡 。新派
说那叫自 由 恋 爱，老派

说那 叫 包 办婚 姻。依我
说，那是 自 由 恋爱加 包
办！唉，打 结 婚 那 天
起，就 整 日 价 忙 工 作 ，
很少 沾 家 。

前些年，上有 老下
有小。老的 埋 怨 他 不 沾
家，想 给 儿唠个家 常 都
难得。小的 为 招 工 到处
碰壁 ，埋 怨 家 里 白 白 有
个当 厂 长 的 爸。一 次 ，
听说 车 间 里 发 现 了 火
情，急 得 我 团 团 转，
直为老申 捏 把汗。半夜
一点 见 他 到 了 家，心 里
那石头 才 落 了 地。说真
的，我 还 真心痛他外身
子骨哩 ！他 当 他 有 多 健
全。糖 尿病 、胃 炎 复 发
起来，那样子才 真 叫 你
哭不是 ，笑 不 得 呢 ！

记得前几个月 我 得
了急性尿 毒 症，病 危通
知书 都下 了。就这 他 到
夜深人 静才 来 陪 陪 我 ，
他的 难 处 我 能 理 解，也
就谅 解 了。我 总 觉 得 ，
夫妻 间 总 要 有 点牺牲精
神嘛 ！我 不保 他 ，谁 个
来呢？唉 ，谁 让我摊 上
这么 个 又 好 气 又好 笑 的
老头子哩 ！

（ C）
众人 成一 心 ，黄 土

变成金 ！
申尔谦 清 醒 地认识

到：企 此成败 的 关 键 ，
是取 得全厂 干 部 、工人
的支 持 和信任。他 只身
上任，没有 大 刀 阔 斧 的
改革 之 举。搞技术 出 身
的申尔谦 很清楚，根据
厂里的 现状，改 革 步 伐
只能 一 步一 个脚 印 ，也
许正 因 为 这 种 求 实 创
新的 作风，才 逐 渐 贏 得
了大 家 的 心 。
　于 是 ，干 部心境 平
稳了 。工人情 绪 平稳 了 。

于是 ，生 产在稳 步
上升 。利 税在稳 步 增 长 。

在这里 ，我们 不妨

让历 史 年 轮逆 转几圈 ：
1985年 岁 尾——

自销 历年积压 产 品6000
万元，提前95天 完 成全
年利 润 指 标，荣膺 陕西
省“六 好 企 业”称 号。

1 986年岁 尾 一
一提前20天完 成全球 产
值计 划 ，赢得 陕西 省 纺
织先进 企 业 的 殊荣 ；
　1987年岁 尾
——实现 利 润 1969
万元 ，创汇 1100万美
元，被 省 时 授予 “陕 西
省先 进 企 业”的 称 号 ：

1 988年 岁 尾
——继获外 贸 出 口 产 品
认可证书 、国 家计 量二
级验收 合格证之后，又
将迈上 国 家三级 企 业的
新台 阶。三项 部优 、五

项省 优 产品 应运而生 。
自豪 么，有一点 。
满足 么 ？谈 不 上 。
企业所 面 临 的 现

实，己 向 申 尔谦 揭 示 了
这样一个哲理：企 业要
生存 、求 发 展，仅 靠 “
短期”“短 期 行 为”，
是难 以奏 效 的。于是 ，
一个全方 位横 向 联合 网
络展开 了 ：与 国 棉七厂 、
港商 合资 兴 办 星 光绒布
厂：与 眉 县上塬 村 合 办
秦塬 棉 织厂 ，在加入达
美企 业集 团 的 同 时，积
极筹 建 自 己 的 企 业集
团。一 条 新设 计 的 粗厚
绒类 织 物 生产线 已 付诸
实施……

一切 仅仅是 开始 ，
而且永远是开始。

好一 个审 时度 势 、
坚韧实 干 的 经营 者 ！

笔走龙蛇

我们 为 什 么 “熬不 住”
若　白

在香 港 《明 报》上，英 籍 华 人 作 家 韩 素 音 女 士
说：“中 国 的 发 展 是 有 希 望 的 ，只 要 年 轻 人 能 熬
得住。”韩 女 士 是 中 国 的 老 朋 友，很 赞 成 中 国 的
改革 。她 认 为 ，中 国 现 在 的 毛 病 出 在 “每 一 个
人”都 要 马 上 得 到 所 有 的 东 西，一 切 都 要 现 成
的，这 就 造 成 了 今 日 的 混 乱 。

俗话说：“家 里 的 神 仙 不 灵”。中 国 现 时 有
一个 特 点 ，外 人 的 话容 易 听 得 进去 ，即 便 不 是 “老
外”，只 要 出 一 回 国 ，留 一 回 洋 ，或 者 到 国 外 转
悠一 圈 ，马 上 就 为 许 多 人 所 敬 仰 ，一 言 一 语 价 值
倍升 。韩 女 士 的 血 管
里虽 然 流 动 着 炎 黄 子
孙的 血 ，但 毕 竟 是 英
吉利 人 了 ，她 的 话 想
必会 受 到 应 有 的 重 视
吧！

依鄙 人 愚 见 ，她 的 话 ，意 思 是 不 错 的 ，只 是
说得 不 怎 么 确 切 。其 一，“熬 不 住”的 不 只 青
年，甚 至 主 要 不 是 青 年 。试 想 ，基 本 建 设 规 模 的
无限扩 大 ，经 济 速 度 的 过 高 过 热 ，通 货 的 膨 胀 ，
吊高 起 来 的消费 胃 口 等 等 ，仅 仅 是 青 年 人 “熬 不
住”造 成 的 吗 ？其 二，急 功 近 利 也 并 非 “每 一
个人”。老 百 姓 虽 希 望 尽 快 获 得 温 饱，改 善 生 活
条件，但 毕 竟 受 着 诸 多 条 件 的 限制。他们 并 没 有
追求 政 绩 名 利 的 奢 望 。譬 如，开 工 程 ，立项 目 ，
大造 楼 堂 馆 所 ，滥 发 奖 金 实 物，走私 倒 卖 等 等 ，

也绝 非 他们 熬 不 住 就 干 得 了 。
然而 ，韩 女 士 毕 免 是 目 光

敏锐，见 多 思 深 的 才 学 之 人 。
她是 清 醒 的 旁 观 者 。她 指 出 中
国人 存 在 着 “煞 不 住 ”的 毛
病，倒 是 点 到 了 “人 中 ”上 。

其实 ，回 顾 一 下 四 十 年 来
的历 史 ，并 不 难 发 现，熬 不 住 确 实 是 我 们 的 老 病
陈疴 。什 么 大 跃 进 ，什 么 放 “卫 星”“一 天 等
于二 十 年”啦，……总 之 ，要 一 个 “高 潮 ”接 一

个“高 潮”，要 飞 一
般快 ！即 使 碰到 了 山
崖、空 谷 、林 莽 、乌
云、江 河 、沙 丘 ，摔
倒了 ，还 要 跑，还要

飞，绝 不 肯 停 下 来 想 一 想 该 怎 么 变 个 法。若 有 不
肯再 瞎 跑 乱 碰 的 呢？就 咬 ，就 斗，就 折 腾，结 果
冷静 清 醒 的 被推 倒 了 ，踩 踏 过 去 ，还 是 跑 。能 跑
敢跑者 总 是 英 武 总 是 正 确 。碰 壁 、拌 倒 了 ，还 要
雄壮 地 唱 “形 势 大 好，前 途 光 明，”大 有 夸 父 逐
日之 气 慨 。

看来，“熬 不 住”是 不 行 的 。用 意 志 代 替 客
观规律，把 愿 望 当 成 现 实 ，其 用 心 或 可 谓 善，其
结果 却 往 往 很 糟 ，历 史 就 是 这 样 的 无 情 ！
　我 很 敬 佩 韩 女 士 的 深 邃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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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 天 枢 沧 州 狮
张　骅

我国铜 铁冶 炼 技 术 源 远流 长 ，冶 铁 要 比 欧 洲
早一 千九 百 年。铜 铁的 冶 炼不仅 制 造 了 大 量 的 工
具、货 币 ，而且 出现了 无数 能工 巧 匠 和无 名 艺 术
家制成许 多 珍 贵 的 艺 术品，驰名 世 界。

我国 现 存 最 大的 铁 铸 艺 术 品 是 河北 沧 州 大 铁
狮，至今 保 存 完整 。它铸 于 五代 时后 周广 顺 三年 ，
狮身 高 3·8米，长 6·5米，身 躯 宽 3米，总重 约
1 0万 市斤。造 形生 动 ，昂 首 怒 目 ，巨 口 大张，四
肢叉开，作 奔 走 之状。狮 背 上 负 有莲 花 圆 盆 ，下
底径0.7米，上 径 2米，高0.7米。此狮 用0.3
米左 右见方 的 铁块共数 百 块，采 用 分 节 铸 造拼接
而成。为山东 李 云 铸 造。李 云 工 艺 水平 为世人所
惊叹 。

用铁 铸 最 离的艺 术 品 ，要 数 唐 代 武 则 天执政
时，于延 载 元年（694年 ）在东 都 洛 阳 端 门 之 外
铸造 的 “天枢”，“冶 铁 象 山 为 之 趾，负 以 铜
龙”，共 用 铜 铁 二 百多 万斤。趾 山 （又称 铁 山 ）
周长 17丈，高 2丈 ，用 铜 铸 蟠 龙 和麒 麟 萦 绕 铁
山。铁山上竖 立 天枢 ，高 10.5丈。天枢上顶托一
个直 径 3丈的大盘 ，盘 上 有 直 立 口 捧火珠，高 1
丈的 4条 火 龙。这样 铁山、天枢 、火龙加 起 来的
总高度 为 13.5火，合 今40·5米，相 当 于 十 四 层楼
高。武 则 天建 造 天枢 ，象 征 皇 权至 高无 上 ，炫 耀
她的 女 皇 功德 ，劳 民 伤 财。但天枢 的 铸 造 ，充分
显示了 我 国 古 代冶 铁 炼铜 的 高 超 技 艺。能 工 巧匠
的杰作，使 当 时 朝 拜 唐 东都女 皇 的 外邦使 臣 ，以
及商 贾 、游人 的 赞美 ，也是 中 华 民族的 骄傲。可
惜“天枢 ”后 遭 毁 坏 ，来 能 保 留 下 来 。

雷锋 哪儿 去 啦？　赵 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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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
密
密
麻

麻
的
竹
林，

来
到
了
石
头
河
岸

边。

我
惑
然
愕
住
了。

这
难
道
是
我
的
石
头
河

吗
？
浑
浊
涌
流
的
黄
水
使
我
的

思
绪
一
下
子
疑
重
悲
哀
起
来。

十
一
家
工
厂
的
废
液
染
黑

了
明
净
见
底
的
河
水
，
一
股
腐

败
的
恶
臭
朴
鼻
而
来，

高
高
矗

立
的
烟
囱
，
冒
着
浓
浓
黑
烟。

我
的
心
里
不
由
升
起，一

股
酸

楚
…
…
石
头
河
呜
咽
着
从
村
旁

向
西，
绕
出
一

个
大
大
的
问

号，
似
在
问
你，

问
我
，
问

他
…
…

我
不
由
从
心
底
里
呐
喊
：

魂
兮
归
来，

清
清
的
石
头
河
!


